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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商务巨子 一  

古耕虞和中国猪鬃出口业

古耕虞 一九 五 一九九五 四川重庆人 世界

著名的 猪鬃大王  

古耕虞自三十年代起 直到解放前都几乎垄断着国

内外的猪鬃市场 在解放前的几年中 几乎垄断了猪鬃

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一九四八年 中国出口的猪

鬃占世界需求量的百分之九十七至九十八 对他的资产

没法做准确的估量 到一九四八年结帐时 他的公司尚

有九百万美元的资金 两千七百多万美元的银行往来

国内资产 除了厂房 汽车 办公楼等固定资产外 尚

在有大批猪鬃以及各种畜产品 堪称令中外瞩目的大富

翁  

在竞争中迅速崛起 竞争是我最重要的一课 这是

古耕虞对他一生从商生涯的准确而恰当的概括 从他二

十岁步入商海 直到如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 他都是处

在竞争之中 而且经常是赢家 往往还是大赢家 打开

他的竞争史 几乎很难发现负值 因而 有人很形象地

称他为 市场竞争的一位极富戏剧性的斫轮老手  

他用做竞争的主要资本 可概括为 三大法宝 信

誉 质量 信息 为了确保这三大法宝 他在用人上格

外下功夫 更时刻地亲自注视着市场及一切影响市场诸

因素的动向与变化 紧张而有致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

动而又震撼人心的活剧 令世人 乃至商界 政界 银

行界格外瞩目 而他的竞争手段与竞争原则又是甚为独

到与新颖的 真可谓别具一格 倘若概括起来 大致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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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方面 搏杀式与扶持式  

搏杀式竞争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 往往也

是残酷的 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是 大鱼吃小鱼 竞

争的结果 是以 小鱼 被大鱼吃掉而告终 可古耕虞

非要反过来 小鱼 吃掉 大鱼 因为 在竞争发生

之始 他几乎都是 被动 的 因而也就必然是比他大

得多的 鱼 首先向他发难 他再予以激烈地还击 其

原则同战争中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

必犯人 相近 而其结果 也正如战争史上那几场著名

的 以少胜多 的战例一样 漂亮地以弱胜强 他运用

资本如同用兵  

一九二五年 国民革命军开始了旨在摧毁封建势力

的武装支柱 军阀势力的 北伐 这给中国各方面

包括商业在内都带来了影响 古耕虞就恰在这一年接手

了他父亲创办的事业 担起了独力经营的担子 也恰在

此时他遭遇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 来自旧势力的商业

战争 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战 也是关系重大的一战  

古家是重庆的 坐地户 三代以来 即经营山货生

意 且颇有成效 然而 发达的却不是古耕虞早逝的祖

父 而是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绥之 古绥之在重庆开办了

个 正顺德 字号 以经营山货为幌子 贩卖鸦片 发

了财 后因鸦片经营受阻 才真正将经营转到山货上来

并增设了 同茂 古耕虞的祖父则是靠一身的织布手艺

起家的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主 财产本来不多 再加以

早逝 给子孙留下的财富就更少 只能维持生计 古耕

虞的父亲古槐青幼读诗书 曾举过秀才 后为生计 亦

出于经商本愿 就做了古绥之货号的伙计 并被派往上

海参与经营 古槐青有学识 且善于接受新事物 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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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久寄人下 便乘第一次大战之机 用一点家底与他几

年的积蓄在上海操起了他的父业 办起了纱号 一面在

上海为古绥之的 同茂  

经营山货 一面经营着自己的买卖 由于结交了上

海的纱界巨贾 加以刻意经营 很快也发达了起来 也

自力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不大的 以 吉亨

为字号的山货行 到了一九二二年 古绥之因挟带鸦片

事发而字号倒闭 古槐青便全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

在子女的教育上 古槐青也是煞费苦心的  

古槐青到上海不久 即将儿子古耕虞送进了美国教

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校长是中文名字叫做 卜舫济

的美国人 读预科 这是个很有些名气的学校 宋子文

及一些学术名人特别是商界巨子均毕业或曾受业于这个

学校 由这个学校校友组织起的同学会 梵皇渡俱乐部

在社会上颇具作用和影响 很明显 古槐青老先生送儿

子入这所学校 目的自是为了读通英语 结交些有用的

人 儿子也果不负其望 四年中 不但英语学得好 取

得了同学会会员的资格 而且由于学业突出 成绩与身

体俱佳 又善于交际 深得学友们拥戴 被推举为大学

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 然而 古槐青的最终目的是

要儿子继承祖业的 因而 到了一九二三年又将古耕虞

送进了清朝状元 大实业家 南通的张骞 张啬庵 创

办的南通学院就读 学习纺织学 可事不从心 古耕虞

入学不久 古槐青就得了病 虽经多方治疗 仍是不得

痊愈 到了一九二五年 反而转得沉重了 于是 他等

不及儿子读完大学 就将古耕虞召回 继承他的事业了

按老字号的规矩 被认定为事业继承者的人无论学识

地位高低 都必须先拜师学徒 古耕虞郑重地拜其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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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在纱号中学徒 其待遇自也与其他学徒一般无二

只有一点例外 那就是由于意外的原因 未待学徒期满

便 另行安排 了  

原来 古槐青在故居重庆办的吉亨山货庄出了变故

受委经营的李钰安已应付不了局面 古槐青只好叫儿子

提前出徒 回去主持经营 并改吉亨为 古青记  

请注意 古耕虞接手时的古青记实在是个小字号

小得只有三个职工 四个徒弟 小得不铺 外山 不入

产地收购 只坐地待货 不设 洗房 没有自家的加工

场 小得只有六万两资本 这样的小字号 当时在重庆

俯仰皆是 如果从商战用兵的角度讲 他此刻正是兵微

将寡 城鄙地偏 而又名轻资浅 却偏偏初出茅庐的第

一仗就遇上了实力强大而又老谋深算的敌手  

古耕虞年纪虽小 当时他刚满二十岁 志向却大

一踏进商界他就立志迅速壮大 以致 执 同业 牛耳

因而 古青记一到他手里 他就倾全部精力进行改善与

扩展 原本是以经营猪鬃为主的 他一上任就看准了一

个机会 今年的羊皮看好 而且从各种迹象看 国外市

场的价格必然看涨 因此他决定加大羊皮的收购量 不

但动员了他的大部分资金 而且还多方筹款 于羊皮登

市前就预先联络货源 这可触怒了一条雄踞重庆羊皮经

营首位的老鲨鱼 裕厚长字号的老掌柜  

裕厚长是家老字号 老掌柜又是经营羊皮的老资格

经营历史久 资金雄厚 一次大战期间 乘盛产羊皮的

土耳其因参战无暇顾及之机 大发了一笔财 无论在实

力上 还是在手段上 数年来都稳居重庆同业的首位

而且已惯于此位 如今一听说古耕虞要在羊皮生意上大

伸手 便十分气恼 本来 论起来两家有亲 老掌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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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耕虞的 爷 字辈 老掌柜平时也没少夸古耕虞 聪

颖过人 少有大志  

可商战无情 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 如今则骂起了

不知天高地厚 自讨毁败  

身上还满是学生气 后脚还没离开校门 才个二

十岁的毛孩子 晓得啥 又能干得个啥 给他点颜色看

看 也好叫他晓得谁个才是做得羊皮生意的  

于是 在羊皮登市前夕 一种经过精心炮制的 用

意甚为恶毒的谣言便不胫而走 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

交易的投机中惨遭失败 势必破产 古青记也必因此而

倒闭 目的无非是要羊皮货主们相信 古青记没钱了

没钱了还怎能付得出货款 卖给他羊皮岂不是得不到分

文 借么 又用什么还 而且 这消息是通过与裕厚长

往来的恒祥钱庄由钱业同业会散布出来的 自然具有很

高的 权威性 而且直接影响着钱界同仁 因而这一招

很毒也很厉害 对年轻资浅初上战场的古耕虞来说 自

是十分严峻的 倘稍一不慎 乱了阵脚 或稍一不冷静

登门去向裕厚长质问争吵 必招致多方责难 后果不堪

设想 很可能因此而一败涂地 使他被扼杀于初登商战

战场之时  

一方面是有人提醒 一个是他的内兄 他往来钱庄

的经理王雨耕 一个是他父亲的 重臣 他视为师傅的

师兄廖熙庸 都劝他务须冷静 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把握

得住 并迅速而准确地采取了两大对策 稳住阵脚 组

织反击 他深信他父亲很稳健 即使有了亏损 也不至

于冒险以致破产 而且 堂底 较厚 绝不会像传言的

那样 他当即发出急电 请他父亲从速由上海电汇来十

万两银子 后来又陆续汇来一二十万两 他都及时存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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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庆的各大钱庄 造成声势 在业务往来上 该结算

的 欠人的当即付清 人欠他的他有意不收 同时又有

意让与他往来的复兴钱庄检查他的总帐 以证明古青记

财底还很厚 然后请复兴钱庄向他大量放款 迅速而有

力的几招之后 就使裕厚长的谣言不攻自破 而且反而

更提高了他的信誉 稳住了阵脚 古耕虞本着他那 人

若犯我 我必犯人 的原则 发起了有力的反击 主攻

点则选在了从内部攻破敌方的堡垒上  

原来 裕厚长有个经理叫罗庆芳 此人长于经营

却有些自矜 因而与老掌柜之间有些嫌隙 古耕虞就有

意地通过外部舆论与内部作用 加大这种嫌隙 很快他

便奏了效 顽固而自信的老掌柜解雇了罗庆芳 罗庆芳

盛气之下 主动来投效古耕虞 这正中古耕虞的下怀

对罗庆芳隆礼优遇 厚酬重用 罗庆芳原本只为了要出

口气 借古耕虞的行号 整治老掌柜而来投效的 如今

见古耕虞如此厚待与重视 便更加用心卖力 恩怨的消

长 使这位深知裕厚长内幕而又甚富经验的罗庆芳使出

周身的解数 他不但要全力以赴 发誓要使裕厚长买不

到一张羊皮 而且要为古青记大造舆论 大献方略 提

高信誉 从优进货 他四出奔走 到处游说 不但揭破

了本次谣言的恶毒用心与形成及传播始末 而且公开了

裕厚长多年来几乎全部的不光彩的秘密 凿凿有据 不

由人不信 也自然不由人不对裕厚长白眼相加 深怀戒

心 同时自然也更加对古青记高看 g 一眼 信任有加

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 有了明显的一降一升 而古耕虞

也乘此短暂的时间间隙更牢靠地了解与把握了羊皮的国

际行情必然还要上涨的大趋势 当即乘机大量收购 甚

至不惜高价 客户愿卖给他 而他的出价又高 因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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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市 大量的羊皮便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古青记 而裕

厚长不但门庭冷落车马稀 而且四出求皮皮不至 不久

索性不收了 那个老掌柜与同业中的一些自以为老资格

者 反因为 吃不着葡萄 葡萄是酸的 与不能察知国

外市场行情 索性放手看起了古耕虞的热闹 以为这个

年方弱冠 嘴巴没毛的小后生 出于年轻气盛 不惜高

价 赌一赌意气 到头来还不得赔上才怪 做买卖可

来不得儿戏 再加上这一张一弛 古青记很快地便将上

市的羊皮几乎全部收购了过去 没过多久 国外市场的

羊皮就涨势迅猛了起来 而且涨势的幅度与需求的数量

都在明显地加大 这从中间商的一再加码与急切于成交

上强烈地反映了出来 此刻见势眼红的裕厚长及一些老

资格商号 再欲动手抢购 哪怕宁肯比古青记付出明显

为高的价钱 在市场已接不上被割断了的收购路线 在

时间上也已迟了何止一大步  

弄得噬脐莫及 叫悔不迭了  

这就是古耕虞踏上商界的第一战 而这一战 他才

仅只二十岁 从商才几个月 又仅有六万两基础 人马

不多 面对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强大的对手 按一般情

况讲 很可能全军覆没 可他竟能镇定如恒 运筹自如

获得了全胜 这远不仅保住了他的基业 而且使他大大

提高了信誉 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为向更大的发展打下

了基础  

历经几次商战 没几年的时间 古耕虞所经营的山

货商号已不仅在重庆及四川省内 而且在国内 国际已

享有了较高的声望 经营基础也越来越雄厚 也就不可

避免地遭遇了他在国内商战中最强劲 最具实力的对手

这就是合中公司的朱文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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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熊 名如其人 无论从形态还是从实力上说

都是一头巨熊 在资金方面 由于他是当时正任资金雄

厚而又握有国内相当大一部分财权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

公权的妹夫 有强大的几乎无与匹敌的资本靠山 在经

营方面 他本人即深懂国际贸易 又有一些国内 国际

的关系 可谓商界 兜得转 踢得开的人物 当时猪鬃

出口已是大见其利 他看准了这块肥肉 而且很自信

觉得能很有把握地独吞这块肥肉 因此 他有备而来

有恃无恐 趾高气扬 盛气凌人地大摆大摇踏进重庆

高戳起 合中公司 的牌子 干起了猪鬃收购与出口的

大买卖 注册资本高达五百万元  

此时 虽说经古耕虞精心努力经营 古青记已远非

初时的三个职工 四个学徒 只能坐地收些山货的默默

无闻的小商号 而是已改名为 古青记父子公司 牌号

响亮的专营猪鬃的出口商 不仅商号的规模扩大得远非

几年前可比 资金也较为充裕  

然而 要和合中公司相比 还是相去甚远的 仅注

册资金就相差十倍 何况论经济后盾 论势力关系 相

去又何止十倍 实是不啻天渊 臣熊来势汹汹 大有黑

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莫说重庆的专营猪鬃的商号 连所

有的山货号都深感压力的沉重  

朱文熊也根本没把这些土商看在眼里 以为吞没他

们轻而易举 不过是举手之劳 唾手可得 对近年来已

露头角 声名颇著的古青记父子公司虽尚算客气 也只

是以居高临下 盛气凌人的态势 知会古耕虞 要其将

在重庆经营的虎牌猪鬃 全部就地卖给他 再由他汇总

出口 话里话外都流露着一种明显的意思 你一个年轻

资浅的娃娃 你一个财细势微的小号 能有多大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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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只有并为我公司的一个收购加工点 附丽于我的

名下 你才可以生存 才可分点余羹 你的汤中也自可

多见些肉 否则 只有在我的威压下 变成齑粉  

重兵压境 兵临城下 箭拔弩张 而且公开要起了

降书顺表 古耕虞并没有被吓倒 他镇定如恒 微笑

着 然而却果决地回绝了诱降 大战便开始了  

朱文熊以汹汹之势 投放大量资金 动员大批人员

广泛大量地收购猪鬃 大有鲸吞重庆全境的猪鬃之势

古耕虞也决没有闲着 在 熊 一入境时 就已敏感地

意识到了危险 觉察了大战的激烈 也当即做出反应

在朱文熊展开强大的收购攻势前 就紧张地作了安排

并从两个主攻方向着手 一是砺兵袜马 一是釜底抽薪

两方面紧锣密鼓地交叉并进 却又十分隐秘 令朱文熊

很难察觉  

当时地方观念较强 川人尤重乡情 古耕虞首先认

准 抓牢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武器 而朱文熊狂傲跋

扈 气势凌人 也使川人甚为反感 那些直接受到利害

威胁的商号尤其为甚 正相反 古耕虞不但是上生土长

的重庆人 而且为人精明大度 信誉尤其为好 又经古

耕虞刻意联络 川人几乎形成了一块挡熊的盾牌 都倾

护起了古耕虞 古耕虞见时机成熟 便动员猪鬃业主将

次货卖给合中公司 好货与标准货他宁肯提高价格收买

朱文熊虽擅贸易 对猪鬃却是外行 而人一狂傲 行事

必然浮躁 再精明的人也是难兔 他只醉心于大手笔

大批量的收购 陶醉于财大气粗 举手间猪鬃便如潮般

涌来 转眼已是几千箱 还哪得冷静下来细商一下成色

更没有怎么关注于加工 只是吩咐一声后便志得意满地

捉摸起了商标 中国猪鬃出口以来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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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虎 牌鬃为最 你是虎 那么 起个什么牌号才能

压倒你这只虎呢 朱文熊煞费苦心地捉摸来捉摸去 终

于捉摸了出来 飞熊  

是呀 当年姜子牙不是以飞熊入文王之梦山 我朱

文熊正是只飞熊 如今入了川 再飞向世界 可又想了

想 又觉得不妥 虽说在猛兽中 熊的名次排在虎前

可传统的故事却说 虎利用熊的体笨与头脑简单而战胜

了熊 所以有虎为兽中王之说 却没听谁说熊为兽中王

而熊听起来没有虎响亮 且易犯 无能 之忌 那又叫

什么呢 不如索性叫飞虎 你的虎连树也上不了 我

的虎却能飞上天 就是要凌驾在你乃至一切同业之上  

这商标的针对性与示威性都是很明显的 古耕虞并

不在意 除了乘机加紧鼓动业主卖次货外 还有时乘隙

选些次鬃打发人去卖给合中 合中的收购人员一来多为

外行 二来奉命猛收 忙得不亦乐乎 还那识得 顾得

好坏  

古耕虞则在表面上不声不响 装作毫无作为 使对

方益骄 更不戒备 暗地里却加紧了活动  

古槐青在经营方面也是个行家 他交给儿子的古青

记底子虽然不厚 然而却是个良好的基础 他很重视本

行人才的招揽与培训 很重视加工与质量 如前面提到

的廖熙庸 不仅精通山货贸易 很擅长猪鬃的整理与加

工 而且对古氏父子忠心耿耿 是个十足的 良佐 与

净臣 其他的几个人 也是行家 人虽不多 能量颇

大 因此 虎 牌猪鬃一登市 便享有较好的信誉 到

了古耕虞手里 更是凭他的知识与智慧 刻意提高 在

质量与信誉上 国内已难有其匹 如今又格外下了功夫

质量更得到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提高 而且也不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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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备下了相当数量的好货 也几乎是与合中同时运到了

英国的伦敦 得意忘形的朱文熊根本忽略了原本没看在

眼内的古耕虞 以 独家经营 舍我其谁 的姿态

将几千箱猪鬃都划作了当时国际市场的最高价 倘若真

个独此一家 货虽次 或者有个商量 可是偏偏人外有

人 他忽略了古耕虞 古耕虞可时刻关注着他 当他迅

速而及时地获得了 飞虎 牌的开价之后 当即较 飞

虎 低些 开出了自己的货价 成交后 开箱一验 当

即对比鲜明 虎 是真虎 不但保持了历来的质量信誉

而且有着明显的提高 各检点都为上乘 飞虎 却 现

了原形 配伍不齐 加工不整 肉眼一看 便发现了不

少劣货 两 虎 一较 真假立判 飞虎 折翼摧羽

相形见绌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伤的自是那外相凶

猛 内里空虚的 飞虎 而且 伤得很惨 而那一向重

信誉讲质量的古记之虎 却更加完美 相形之下 飞虎  

价高质次 古家虎质优价廉 当即引起英商大哗

纷纷强烈向合中公司提出退货赔款的要求 直闹到中国

驻英公使馆 其势汹汹 公使馆看了 飞虎 也觉得很

是说不过去 只好同意依英国现行法律办理 依照英国

仲裁法 买主只要提出足够的理由 即可裁断为全部退

货 并由卖主负责赔偿交易中的一切损失 这是一笔相

当可观的数字 往往可接近货价的百分之三四十 而被

退的货又得在限期内离境 运输费用与损失不算 经这

一折腾 积压 本来质次的猪鬃 很可能相当一部分要

报销 更重要的是完全丧失了经营信誉 自后便很难在

国际市场上立足了 事情的唯一希望就是在第一法律程

序中 求得谅解 采取重订货价再辅以赔款的方式了

按英国法律 买卖双方的争执发生并提起诉讼后 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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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的 公会 进行仲裁 然后将仲裁结果 交由法院

执行 朱文熊此时的唯一的出路就只在公会仲裁中了

因为卖主的赔款额如果超过货价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再

经仲裁斡旋 可取得谅解 买主可接受赔款而不是退货

如果斡旋不力 买主仍有权坚持退货赔款 因而 朱文

熊便心急如火地极力欲疏通公会中出面参与仲裁的人

只要可以疏通 不惜代价 因为倘得以仲裁求得赔款解

决 不仅可少损失一笔可观的资金 更重要的是可以挽

回在商界濒临大亡的厄运 可偏偏公会中出面仲裁的人

就是古青记父子公司驻伦敦的代理商  

这一切 都是古耕虞早在预料之中 也是他所等待

的 或者说这一切的发生均是他谋划 运筹的结果 一

步一步 均在他预料与把握之中  

朱文熊彻底泄气了 认裁了 此时他方认清古耕虞

的非凡与强大 唯有向这个既年轻又资浅 他原本没有

看在眼内的人低头屈服 彻底投降了 他请出了他的另

一位舅兄 张公权的弟弟张禹九出面 向古耕虞求情

并主动提出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为条件 在张禹九的

调停下 事情很快就平息了  

朱文熊所仗恃的中国银行 是在当时国内实力最雄

厚的银行之一 系江浙人主持 江浙人不仅在资金上雄

做全国 产生了许多著名大资本家 内中不乏显赫的官

僚垄断资本家 政府要人也多出身江浙 因而被称为 江

浙财阀集团 江浙政府 有如此强大实力与背景的朱

文熊趾高气扬地闯入重庆 森森然不亚于一头择人而噬

的巨熊 满以为一掌即可击翻重庆的所有的山货商号

却不料 不到一年的时间 却在强弱悬殊战争中一败涂

地 哀哀乞怜于对手 乖乖而又灰溜溜铩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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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耕虞可谓在各个方面都大获全胜 首先是他的猪

鬃 不但有 飞虎 的陪衬 使 虎 的形象更佳 益

发巩固并增进了原有的国际信誉 而且由于朱文熊狂傲

地大开价码 古耕虞的售价虽相对为低 却绝对是个好

价钱 因而也看大赚 至干朱文熊六千箱 飞虎 一来

朱文熊急于求得有利的仲裁 主动退出重庆市场 同时

既求人也必给人以好处 二来 仲裁中 古耕虞以自己

的信誉做保 将原价压至 虎 牌的水平 再由古青记

父子公司负责就地洗理与加工 搭配 再由英商以实际

成交量付款 这不但使英商获得了好鬃 而且那加工价

自也由朱文熊付给了古青记 也是一笔收入 而这又仅

是可见的战利 更重要的是 重庆乃至四川的同业均为

古耕虞能战而胜之以致驱走那头吓人的大熊而感激与敬

佩 一举而三反 在全国商界的声望自也日隆 而在国

际市场上 更因信誉高涨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在面对

兵力 资金 超过自己十倍以上而实力 背景不可同日

而语的强敌 足以使许多人闻风丧胆 临阵股栗的激战

中 他不但没败 而且大胜了 胜得非常漂亮 敌方的

威压不但没有损伤他 反而在某些意义上说是成全了他

在当时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岂不是奇迹 而这奇迹并非

神助 完全是由他那非凡的才智与本领创造的  

古青记传到古耕虞手中时 重庆的山货商号有数十

家 而且多数在历史 规模 实力上都远远强过它 然

而 那些没把它瞧在眼里的 几度欲吞掉它的大商号

如 娇济 丰泰 恒昌 等 都迅速地 不到三五

年的功夫 倒在了它的脚下 原因只有一条 那些貌似

强大又分外骄横的大商号的主人 老大自居 封闭 保

守 只习惯于传统的经营方式 根本不懂经济规律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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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 而 唬 的小主人古耕虞却偏偏精于此道 从

这一角度说 可谓 新生战胜了腐朽 古青记又怎能不

独领重庆猪鬃市场的风骚 再经这次 吞熊 事件 更

使这只幼 唬 威风大振 名声大噪 以至几十年中所

向披靡  

虽说时势造英雄 然而英雄也得因势利导地利用时

势 才能成其为英雄  

古人所谓 有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固属偏

颇 然而 夫非常者 因非常人之所拟也 却是有一定

道理的  

北伐 为重庆的出口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 时

势 由于担心长江水运一断便会成为 瓮中之鳖 所

有在重庆设号的洋商都纷纷撤离 这不但为当地商号解

除了高压与盘剥 也提高了产鬃户与中国业户的积极性

贫弱的旧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决定了被欺压

的命运 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完全可以横行无忌 有条

约的固然不必说 没条约的可随时逼着中国政府签订新

条约 只要对他们有利  

一个传教士都可以对一个县长呼来喝去 何况其

他 大商人更不待说 他们不但享着海关 地方税等一

切特权 还可以随时从政府官员中获得他们想获得的方

便 本来财大气粗 更加有恃无恐 他们凭着财力与特

权莫说认真经营 就是随意买卖 所余的特权利润 也

要高出民族资本辛苦经营的所得许多 在重庆自然也不

例外 他们霸道地垄断了市场 将内地商号置于伙计地

位 把住出口权 对内地商号任意压榨与宰割 他们两

头吃 回扣 各种山货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 只能听凭

他的随意报价 有时国际市场看涨 他们也不借假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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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谎称下跌 压价收购 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了他们

的手里 一旦这些外商撤走了 无疑地是给地方商号松

了绑  

因而 倘若再有洋商卷土重来 人们的担心与烦厌

可想而知 恰恰于洋商全部撤后没多久 在古耕虞接手

古青记的第二年 即一九二六年闯来了一个大有来头的

洋商  

这个洋商叫做 H B 纳尔斯 是个代表着美国一

家最大的制革商的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认定了洋商既然

全部撤离了重庆 那么重庆必是一个 空白 对他来说

也自是非常有利 于是 就冒着运输风险来重庆收购羊

皮 这自然对刚刚松绑不久的地方商号产生了很大的心

理压力与利益威胁 可谁又敢得罪俨如官府太上皇有钱

有势的 洋老爷 只有眼巴巴地看着 忧煎煎地愁着

唯独只有二十一岁 刚接任的古青记少掌柜敢去 太岁

头上动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 一心骑在国人头上的

洋商 对这个纳尔斯更为反感 他觉得 倘若叫这个人

头一脚踏入重庆就取得成功 无疑地会在重庆立住脚

不但填补了洋商撤离的空白 也必引来后继者 那样一

来 已松了的绑 不但要重新捆上 而且会越捆越紧

于是 他便决心与这位声名煊赫的美国大企业的代理人

较量一番 并且必欲取得胜利  

凭他的非凡的机智与灵活的嗅觉 很快地把握了这

位洋代理商的特点 他自以为是 好大喜功 胃口很大

而所携的资金又较为有限 古耕虞就针对这些特点 利

用他单枪匹马对重庆市场一摸黑的弱点 鼓动各山货行

乘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 大量地 主动地将新羊皮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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